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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　言

如果你我注定要离散于茫茫人海，那么多年以后，当我们曾经新

鲜的爱情已在岁月中慢慢陈旧，你是否偶尔还会记起我？记起你的世

界我曾经来过？

那时候，我们都还很年轻，青春明媚得如陌上花开蝴蝶飞的原野。

单纯的初恋像一朵半开的花，似绽非绽的姿态，若有若无的馨香，如

此清浅的爱。

——然而，在很年轻的时候，无论是你、或是我，都还不曾学好

爱情这门功课。在爱的课堂上，我们一起交出的，是同样错误百出的

答卷。

那么温柔地相爱过；

也那么暴烈地相憎过；

那么甜蜜地幸福过；

也那么痛苦地伤害过……

纷繁复杂的离合聚散后，曾经爱过的人，最终变成最熟悉的陌生

人。各自行走在各自的人生路上，渐渐成长，慢慢明白，年少时我们

真的不懂爱情。

一别经年，“你都如何回忆我？带着笑或是很沉默”？人海茫茫中，

倘若有缘再相见，我们可还有机会重新来过？又抑或，我们已经再也

回不去了？

如果，如果你我注定要离散于茫茫人海，那么多年以后，当我们

曾经新鲜的爱情已在岁月中慢慢陈旧，希望、希望你偶尔还会记起我，

记起你的世界我来过——如同蝴蝶来过花儿家，在那陌上花开的青春

年少……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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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如果他真的落魄了

对于席睿南这个家伙，我就是要这么小人、这么小器。以前他仗

着家里有钱不可一世，现在他落魄了，我一定要落井下石。我要一棒

子打翻他再踩上一万脚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

【1】

南国的夏天，总是来得格外早。

三月底四月初，内陆城市还处在春雨绵绵的早春，南国已经迎来

了阳光明媚的初夏。

初夏是南国最美的时节，山水皆绿，繁花处处，蓝蓝的天空看不

见一丝一缕的浮云，蓝色显得格外干净清透，清到极致，透到极致。

初夏天空中这种透明的蓝，让人抬眸间，眼神仿佛都能被染蓝。

安然曾对薄荷说过，她特别喜欢南国夏日的天空，那是她见过的

最清澈最纯粹的蓝空。

薄荷当时下意识地瞥了头顶的蓝空一眼，那种蓝色的确清澈又纯

粹，但她却不喜欢——多年来，她一直都很不喜欢蓝这个颜色。

薄荷姓薄，单名一个荷。

姓薄的女孩子，总会让人情不自禁联想起“红颜薄命”四个字。

不过季风却说薄荷一点都不会给人一种“薄命”的感觉。

这话听起来像是好话，薄荷却似笑非笑：“你是想说我一点都不

会给人一种‘红颜’的感觉吧？”

季风哈哈大笑：“聪明聪明。”

薄荷其实有一张红颜的脸。她的皮肤很白，眼睛很大，基本上女

孩子如果有白皮肤大眼睛就不会难看，就可以与漂亮挂上钩。何况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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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眼睛还大得很有神，两颗黑钻石似的亮晶晶，顾盼间神采飞扬。只

是她的头发非常不“红颜”，削得极短的短发，短得——用季风的话

来说：“OMG，你的头发比我还短，你到底是妹妹还是弟弟呀？”

薄荷当时定睛地看了他一眼，反问他一句：“你到底是哥哥还是

姐姐呀？”

季风和时下很多年轻时尚的男人一样，喜欢留着长度及颈的碎发，

每隔半个月去美发沙龙精心修剪一次，以保持发型的流畅层次和发丝

的飘逸感。那天他刚修剪过头发，薄而飘逸的发丝将一张原本棱角分

明的脸掩映得线条柔和。又穿着一件海岛风情的大花衬衫，五彩斑斓

的大梨花图案下是一个宽肩窄腰的健硕身段，很有几分花样美男的范

儿，邻桌两个妙龄女郎频频投来的目光就是最好证明。

正颇觉自得时，却被薄荷这句话弄了个灰头土脸。他虽然头发长

一点，衣服花一点，也不至于就会让人连是男是女都分不出来吧？

十六岁的季云大乐，坐在一旁捂着嘴吃吃地笑：“哥哥，你这下

被将死了吧？”

季风确实被将死了，当天晚上他特意又去了一趟美发沙龙，让发

型师给他剪了一个美式陆军头，阳刚气十足。再见薄荷时，她大为赞

许地点点头：“哟，换形象了？这形象不错，像个男人。”

像个男人——这句评价让季风哭笑不得。

薄荷喜欢留一头削得短短的短发，又常常穿一身男女通穿的 T 恤

衫、牛仔裤。季风记得有一次去接她来家里吃饭，她穿着一件黑 T 恤，

配一条裤脚被撕得支离破碎的牛仔裤。裤子已经很让人叹为观止了，

可那件 T 恤更加惹眼，因为 T 恤衫的胸前印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骷髅头，

而且是涂了夜光银粉的那种。她双手插在裤袋里，摇摇晃晃地从夜幕

下的楼道里出来时，远远只见一个骷髅头银闪闪地移动，胆小的人能

被惊出一身冷汗。

后来季风跟她开玩笑：“我当时还以为见到鬼了呢！吓得我……”

她一本正经：“那天不小心，忘了披上画皮就出来了，以后我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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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注意不再吓着你。”

薄荷那副女孩子少见的短发和装束，让她看上去十分桀骜不驯，

但她的脾气其实并不算坏。她有一种女孩子少有的爽利干脆，时不时

地会蹦出几句俏皮话。虽然认识她的时间不长，季风却很快就跟她混

熟了。在家经常对继母何婉提起：“这个妹妹挺有意思的，比季云那

小丫头有意思多了。”

季云不高兴地嘴一嘟：“哥哥，你可不能见那个姐姐就忘了我这

个妹妹啊，要知道我跟你关系更亲呢。”

季风胡乱撸了撸十六岁小妹的头发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我跟你同一

个爸爸，你跟薄荷同一个妈妈，大家都亲。”

何婉便在一旁温婉地笑，眼角眉梢透着由衷的欣慰。一张并不年

轻却依然动人的笑脸，在头顶晶莹璀璨的欧式水晶灯的照映下湛湛流

光。

四月份一到，薄荷的二十四岁生日也就差不多要到了。

二十四岁，正是鲜花怒放的年龄。

因为是本命年生日，算是一个大生日，何婉原本想为她举办一个

生日宴会，借此机会正式把她介绍给一些亲戚朋友。她却想也不想地

拒绝：“不用了，那种大场面我不习惯，你也知道我小门小户的没见

过什么世面。”

她这一句话，足足让何婉沉默了三分钟。最后她佯作若无其事地

微笑：“你不喜欢就算了，那让季风季云他们找个地方陪你一起庆祝

生日，年轻人在一起可以玩得开心点。”

因为是薄荷来到南国后的第一个生日，加上继母的嘱咐，季风很

重视她的二十四岁生日，提前在市内最有名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的顶层

旋转餐厅订好了台子，要请她吃一顿精致讲究的西式大餐。她却很不

给面子地回绝：“谢了，那种地方我不太习惯。”

精心安排付诸流水，季风只有挠着头苦笑。季云在一旁乖巧地问：

“那薄荷姐姐你说要去哪吧？如果你不喜欢吃西餐，我们就去吃中餐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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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了。”

薄荷很干脆：“找个随便一点的地方吃就行了。别去什么星级酒

店的旋转餐厅，我会坐得浑身别扭。”

季云和季风对视了一眼，她悄悄吐了一下舌头扮了个鬼脸。她稚

气未脱的一张圆脸，还带着些许婴儿肥，让那个鬼脸可爱无比。

薄荷突然又想起来：“对了，要吃饭就中午吃啊！那天晚上我没

空。”

晚上她会和安然一起庆祝生日，这个老朋友在她心中的分量胜过

这些去年冬季才认识的亲人们。

薄荷高一时就认识了安然，学生时代亲密无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

成年后，历久而弥新。虽然大学四年她们并不在同一所学校，但始终

通过手机与网络保持密切联系。

安然比薄荷早一年来到这座南国城市。大学毕业后她就南下了，

在当地一家不大不小的杂志社谋到一个文字编辑的职位，算是在此有

了立足之地。她喜欢这里的一切，一年四季几乎有三季在过夏天，再

适合她那种畏冷的体质不过了。而且南国的水果品种十分丰富，新鲜

又好吃，尤其有她最喜欢吃的鲜荔枝。她对薄荷说，古人说的“日啖

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做岭南人”，她真是非常有同感啊！

可惜现在的岭南人不好做，古代曾被视为专门流放罪民谪官的蛮

夷之邦，如今却是沿海经济特区。外省人想要“长做岭南人”，首先

要掏几十万买套房，然后才有迁移户口的可能，而且户口相当难迁。

薄荷因为母亲何婉的关系，倒是顺顺当当地就把户口迁过来了。安然

为此半真半假地表示过羡慕：“还是你好，突然蹦出个妈妈在这里，

家庭条件还相当优越，我简直要羡慕死你了。”

“千万别，以前你都是同情我这个单亲家庭的孩子，一下就换成

羡慕了，我可真适应不过来。再说我妈现在条件好跟我没多大关系，

她是季家的人，我又不姓季，我姓薄呀。”

“虽说你姓薄不姓季，也到底算是攀上了一门阔亲戚，能沾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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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多着呢，只看你想不想沾了。”

这点薄荷否认不了，她也确实沾了不少季家的光，像她的户口问

题、她现在住的房子都是季家帮忙解决的。

安然最后作总结陈词：“薄荷，你算是发达了。”

【2】

薄荷生日这天，天气特别晴朗。天空碧蓝如海，阳光像透明的金

酒处处流淌。

薄荷出门时将近正午，天空越发碧蓝，阳光一泄千里。举头望了

一眼头顶明净的蓝空，她的眸中闪过一丝淡漠。

在楼下不远的公交站台上了公交车，薄荷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

下。车子不停地靠站，不停地有人上车下车。正值放学的时候，时时

有三五成群的学生结伴挤上车，车厢里很快挤得满满当当。

车到下一站时，前门已经拥挤得上不了人，司机让乘客投了币从

后门上。薄荷正坐后门处那排座位上，看见几个年轻男生活力十足地

蹿上来，一缕清清凉凉的薄荷香顿时在空气中弥漫开了。

那缕清凉的薄荷香，让薄荷蓦地一怔。下意识地，她多看了那几

个男生一眼。他们清一色的干净制服，无忧无虑的笑容，正在分享着

一包绿箭口香糖，清爽薄荷型的那种。

瞥到他们手里的薄荷糖，薄荷不易察觉地蹙下眉头，掉过视线看

向窗外，她最不喜欢吃薄荷糖了，也很不喜欢闻那股薄荷香。

薄荷香却不解人意，悄无声息地围过来。清清的、凉凉的香气，

和透明的空气一起包围着她。一呼一吸间，肺腑里不可阻挡地满是清

凉气息。

暗香袭人，让薄荷微蹙着眉提前一站下了车。

中午十二点，薄荷准时来到某中餐厅二楼季风预定好的一间包厢。

包厢里空荡荡的就她一个人，坐下慢慢地喝了一杯热茶后，约定

的时间已经过了十分钟，季风和季云却还没有出现。她最恨人迟到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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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上缺乏耐心地拿出手机拨通他的号码。

“你们到底还来不来？再不来我就走了。”

“来了来了，这不给你拿生日蛋糕去了嘛。车子已经在大门口了，

我马上就上来了。哎呀……”

季风话说着说着，突然一声惊呼，紧接着薄荷听到电话那端传来

一阵轰响，很明显的撞击声。她一怔：“喂，你怎么了？喂喂，说话呀！”

季风惊慌的声音响起来：“不跟你说了，都是跟你说话没留神后

面马路上有人正骑车过来，结果一开车门，咚的一下就撞上了，我得

赶紧去看看那个人要不要紧。”

薄荷挂了电话，立马急匆匆冲出餐厅。一出门，就看到餐厅大门

左侧的马路旁，季风那辆雅阁车正靠边停着。一群人已经在车旁团团

围成一圈，马路上出了车祸，看热闹的人永远来得最快，她也赶紧大

力分开人群挤进去。

人群的中心，是一辆翻倒在地的自行车，一个穿蓝色短袖衬衫的

年轻人背对着薄荷坐在地上，低垂着头在察看右手肘上的大片擦伤，

血珠正一颗颗缓慢地渗出来。季风蹲在他身边，满脸歉意：“真是不

好意思，接电话就忘了要先看一下后面再开车门，让你受伤了，我送

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？”

那人头也不抬，只淡淡地说了三个字：“不用了。”

很年轻的声音，也很动听。音色非常清冽，泉水般冲进薄荷的耳中，

让她不由一愣，这个声音……

来不及细想，那个年轻人已经站起来了，修长挺拔的身体微微一

侧，头一抬，仰起一张启明星般让人眼前一亮的面孔。

薄荷浑身一震，看着那张面孔顿时就愕住了。应该是察觉到了她

的目光，他也转头朝她的方向看过来，看见她时，同样的浑身一震。

目光与目光的相撞，只是短短一瞬。睡在记忆海中的陈年往事却

蓦然惊醒，平静的海面下，有汹涌的暗流开始翻涌，推动潮水一波波

惊涛拍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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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着咫尺之遥的那张星辰般引人注目的面孔，薄荷不自觉地紧紧

咬住了下唇，眼光变得锋利雪亮。

几乎同时，他也抿紧了薄薄的唇，抿成一道直锐如剑的线条。一

双眼睛凝成两点幽深无比的黑，阴沉沉得仿佛藏了无边夜色。而且是

最寒冷的隆冬夜色，带着冰雪温度的漆黑世界。

季风看出来了：“薄荷，你们认识？”

薄荷咬着唇一言不发，而那个年轻人也漠然摆着一张毫无表情的

脸，转身去扶他的自行车。没有人回答季风的问题，只是在这正午烈

烈的阳光下，他却分明清晰地感觉到周围的空气仿佛遭遇了寒流般变

得骤冷。寒冷的感觉，来自薄荷，也来自那个穿蓝衬衫的年轻人。

年轻人很快骑上车离开了，蓝衬衫的下摆迎风飞扬，在初夏的阳

光下仿佛最温柔的海浪。

而在薄荷的眼中，却是海啸，曾经席卷过她青春年华的巨大海啸。

席睿南——他居然也在这座南国海滨城市！

季云大呼小叫着冲进包厢时，薄荷已经恢复了平静。正若无其事

地跟季风讨论龙虾要怎么吃，刺身、椒盐，还是清蒸？

“薄荷姐姐对不起，我给你买礼物去了所以迟到了。还好搭了同

学的便车，不然只怕这会还在路上，都怪哥哥不肯来接我。”

“我也忙啊，实在没空去接你。这边离你学校又近，你自己过来

也很方便。再说云妹妹，你还用得着我管接管送吗？只要你一句话，

你们学校不知多少男生肯为你当车夫哇！今天是搭哪个男同学的车来

的？”

十六岁的季云正在念高一，圆圆的粉红脸蛋蜜桃般甜美可爱，性

格又活泼，在学校很是招蜂引蝶。男生们的情书隔三差五就能收到一

封，经常拿回家念给她哥哥听，听得季风连连求饶：“好妹妹，别再

拿这些肉麻的东西来折腾我了，听得我快要起鸡皮疙瘩了。”

季风看不上任何一个给他妹妹写情书的小男生，季云也同样看不

上，总说学校那些男生好幼稚呀！她的口中倒是经常挂着哪个男老师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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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熟儒雅，哪个男老师风度翩翩，哪个男老师英俊潇洒……这让薄荷

十分不解，难道她们学校就没有一个出色的男生吗？怎么说来说去都

在说男老师？

薄荷记得自己上高中的时候，学校里没有女生会谈论男老师。一

方面，学校仅有的几个年轻男老师都不咋地；另一方面……她眼神一

冷没有再想下去。

薄荷的疑问，季云叽哩呱啦地回答了一长串：“出色的男生在别

人眼中有，不过在我眼中没有。有些女生认为很好很好的男生，我却

不喜欢。比如有门门功课都棒的优等生，鼻梁上架的一幅眼镜镜片厚

得像啤酒瓶底，考场上所向披靡，上了运动场却呆若木鸡；也有在运

动场上叱咤风云的运动高手，做起试卷来却总是勉强及格，四肢发达

头脑简单，也很没劲的。”

季云说完，老气横秋地叹了口气，薄荷哑然失笑，这小丫头看来

对男生的要求很高，要“文武双全”呢。

季云给薄荷带来的礼物是一只别致的景泰蓝手镯。她一边雀跃地

把手镯拿出来为薄荷戴上，一边回答她哥哥的话：“赶时间，我搭了

同学夏雷的车。”

季风宛尔一笑：“夏雷，就是你说的那个运动高手但考试只能勉

强及格的男生吧？”

“是呀，就是他。百米短跑快得像风，打起篮球来三分球投得超帅，

可是写封情书却错字连篇，看得我几乎要笑死了。”季云说着说着突

然想起来，“对了，薄荷姐姐过生日，哥你准备了什么礼物送给她？”

“我送的当然是非常好的礼物。”

季风拿出来一个四四方方包装得特别精美的礼盒，季云接过去顺

便帮薄荷拆：“薄荷姐姐，看看哥哥给你买的什么东西。”

缎带解开，玻璃纸撕开，盒盖打开，季云洁白细腻的双手拎出一

件天蓝色的小礼服裙，缎子面料非常柔软轻盈，蓝色又蓝得剔透干净，

款式也十分简洁雅致，是条非常漂亮也非常有品味的裙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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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云大呼小叫：“真漂亮啊！哥哥你哪找来这么漂亮的裙子，我

好喜欢，可惜不是送给我的。薄荷姐姐你喜欢吗？”

她问出的问题薄荷没有回答，纳闷地抬头一看，却见薄荷看着那

条蓝色裙子怔怔发呆。一双原本清晰明亮的眼睛，此刻如同雾霭笼罩

般的迷迷蒙蒙。

“薄荷姐姐你怎么了？”

季云连叫了两遍，薄荷才猛然回神，没精打采地一笑：“季风你

怎么送我一条裙子，你知道我不穿裙子的。”

“正因为你不穿，所以我才送，想看看你穿起裙子来是什么样子。

你过生日不想办宴会我们由着你，不过下个月云云的十六岁生日是肯

定要举行生日宴会的。到时候你就穿上这条裙子来参加吧，云云你说

好不好？”

季云雀跃不已地拍手：“好哇，我也想看薄荷姐姐穿裙子是什么

样子。”

薄荷笑得漫不经心：“你们就慢慢想去吧。”

“薄荷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开始不穿裙子的？”

季云托着下巴好奇地问题，让薄荷的眼光有片刻凝滞，而后她淡

淡地答：“不记得了。”

不记得了。

真的不记得了吗？

事实上，最后一次穿裙子是什么时候，薄荷还清晰地记得。虽然

她一直很努力地想忘掉，想借助时光的流水覆盖那段极不美好的经历。

但无论时光流水如何年复一年地流逝，那些往事却始终会如浮标般固

执地浮上来，浮出点点寒夜里星子似的微冷光芒。

【3】

和季家兄妹一起吃了午餐后，薄荷谢绝季风送她，让他直接把季

云送到学校去就行了。看着他们上车离开后，她马上掏出手机拨通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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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的电话。

电话响了四五声她才接起来，声音痛苦无比：“薄大小姐呀！我

昨晚加班加到三点钟才睡觉呀！这会儿被你打电话吵醒简直是要我的

命……”

薄荷只用一句话就切断了她喋喋不休的抱怨：“安然，你猜我刚

才看见了谁，席……睿……南。”

电话那端的安然静了片刻，很快又像被踩了一脚的鸭子般哇哇大

叫起来：“席睿南——你说你看见了席睿南？有九年没见他了，他是

不是还像以前那么帅呀？”

薄荷恨铁不成钢：“你就只记得这一点，以貌取人的家伙。”

“我们曾经的清州一中之星，女生们公认的校园帅哥 NO.1，我怎

么可能忘记这一点呢？当年他可是我的梦中情人，我像迷恋明星那样

迷恋过他……”

安然开始没完没了地感慨了，感慨的内容简直不像一个已经

二十四岁的女人，倒像瞬间穿越长长的九年时光，倒回去做了十五六

岁幼稚无比的女中学生。薄荷很不耐烦地打断她：“够了够了，你有

完没完？再说下去我就录下来放给傅正听。”

傅正是安然的男朋友，职业很不一般，他是一个巡警。每天穿着

笔挺威严的制服在闹市街头走来走去地巡逻，起到震慑犯罪分子的作

用。当然不仅仅只是震慑，真有那震不住胆大包天出来犯事的，他得

英勇大无畏地与犯罪分子作斗争。

安然认识傅正，就是因为目睹了他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精彩一幕。

那天马路上一个女人的挎包被抢了，这样的事在都市里屡见不鲜。

那声“抓贼呀”的尖利声音响起来时，街上的行人们虽然都本能地循

声望去，却没有一个人会挺身而出帮忙抓贼。这年头，见义勇为的好

市民已经比国宝大熊猫还稀少了。好在有人民的好警察傅正同志正巧

巡逻到这里来了，马上反应敏捷地拔足猛追。他跑起来那叫一个快，

倒霉的劫匪根本跑不过他，很快就被追上，人赃俱获地被逮捕归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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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正动作利落地将他摁倒在地：“你跑，你跑，我看你往哪跑。”

那抢匪应该是个惯抢，并不害怕，只是非常郁闷而沮丧地说：“我

靠，警察大哥！你也跑得太快了吧，你是人吗？你简直是头猎豹。”

安然后来绘声绘色地把这一幕说给薄荷听，反复强调她是如何被

傅正“勇于与犯罪分子作斗争”的英勇大无畏精神所折服，满眼飞桃花：

“你知道吗？不单单是英雄难过美人关，美人也同样难过英雄关的，

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要拿下他。”

安然说最后那句话时，配了个用力往下一挥手的手势，像个统率

万军的将军在战役即将打响前的军令下达。薄荷却嗤之以鼻：“少来了，

我还不知道你，如果那位警察哥哥不是一个帅哥，他再怎么英雄盖世

你也不会多看一眼。你那双桃花眼，扫描异性时只看得见帅哥，相貌

不入流的统统自动忽视。”

安然理直气壮：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我就是喜欢帅哥怎么着？”

薄荷翻了个大白眼，能怎么着？谁也不能把她怎么着！

安大美女下定决心后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很快将傅正同志手到擒

来。薄荷来到这座海滨城市，跟安然接上头后，她迫不及待地跟她吹

嘘她的警察男友：“我的意中人，是个盖世英雄。”

薄荷忍俊不禁，顺着她的话往下说：“请问他的名字是不是叫至

尊宝，抑或是孙悟空？”

安然十分骄傲：“虽然不叫至尊宝或孙悟空，但是同样干的是‘除

妖降魔’的活。我的警察哥哥除暴安良造福一方呢，是我心目中的英

雄。”

约了时间见面后，安然带着警察帅哥来献宝，让薄荷评评如何，

就如同高中时她们一起评论学校的那些男生。

傅正确实是很不错的一个年轻人，高大英武，身上有一股职业赋

予的沉着冷静，却又不失年轻人的活力。他的自我介绍很风趣：“我

叫傅正。我爸爸姓傅，我妈妈也姓傅，所以我的名字是傅正，傅傅得正。”

薄荷对傅正印象很好，暗中对安然说：“这个傅正确实不错，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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貌端正，人品也正，不是那种徒有其表的人。以后你就收了心跟着他吧，

有了这棵树，你可以不用在森林里继续浪费时间了！”

安然大学四年谈过恋爱 N 次，没一次动过真格的，像狗熊掰棒子

似的，掰一个看一看，不中意了就随手一扔。且振振有辞：“森林里

那么大，我怎么知道哪棵树是最适合我的？当然要好好挑一挑找一找

了。”

薄荷轻易不夸哪个男人，她对傅正的评价让安然十分高兴，马上

大力点头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知道我知道，我就准备吊死在他这棵树

上了。”

薄荷用傅正来威胁安然完全不起作用，她满不在乎：“他不会介

意的，他知道我来自‘不花痴就会死星球’。对了，薄荷你在哪看到

了席睿南？”

薄荷简单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，听得安然又大呼小叫：“你那

个名义上的哥哥一开车门就刚好撞上了席睿南，哇，这可真是太巧了！

我真没想到席睿南原来也在这座城市。”

确实很巧，薄荷咬着下唇想，如果不是她不耐烦打了那个电话，

季风也就不会匆忙开车门时一不留神撞上他。这一次的重逢，实在很

偶然。

很多的事情看似非常偶然，一切均在不经意间发生。起初或许只

是云淡风清的一句话，只是漫不经心的一个动作，到最后，却可能会

蝴蝶效应成一场风暴，让生命进入一场狂风暴雨的历程。

“九年不见，席睿南现在什么样子呀？当年我封他为清州一中的

‘莱昂纳多’，前段时间看报纸，莱昂纳多都老了，还发了福，简直

不能再入眼，帅哥人老珠黄比美人迟暮还要惨不忍睹。不过他老了，

席睿南可是长大了，一定由小帅哥长成了大帅哥吧？”

安然关心的问题薄荷避而不答，只对她说：“我看他的样子好像

是落魄了。”

刚才的短短一面中，薄荷轻易就看出席睿南那辆半新不旧的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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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不是什么好货色。而以前他用的东西，无一不是好东西。记得高中

时他骑的那辆名牌山地车，都够买好几辆普通单车了。有道是由俭入

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如果他家境依然富裕，没理由会用便宜货的。

安然很惊讶：“落魄了？怎么会呢，他们家以前不是很有钱吗？”

“此一时彼一时，也许被经济危机搞垮了吧。”

“如果是真的，那他可就太倒霉了。过了富日子再来过穷日子的

话，很难熬的。”

薄荷冷冷一哼：“难熬吗？可我还想让他更难熬呢。”

“什么意思呀？”安然不解。

“安然，你让你们家傅正发动他的警察圈子帮忙查一查，看能不

能查出席睿南在这座城市哪一处落脚。如果他真的落魄了，我要去痛

打落水狗。”

安然哇哇大叫：“薄荷你不是吧？雪上加霜那是小人才做的事，

你一直都是个大度的人……”

薄荷不由分说地打断她的话：“大度要看对谁了，对于席睿南这

个家伙，我就是要这么小人、这么小器。以前他仗着家里有钱不可一世，

为所欲为。现在他落魄了，我一定要落井下石。我要一棒子打翻他再

踩上一万脚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”

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当年席家家境富裕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

薄荷纵然恨席睿南恨得牙痒痒，也奈何不了他。而如今……或许是“君

子报仇，十年不晚”的时候了。

【4】

把季云送到学校后，季风开车回家换衣服，下午准备去工作。何

婉一见了他就问：“薄荷的生日过得怎么样，还开心吗？”

“不是很好，”季风如实相告：“她好像遇上了一个让她非常不

愉快的人。”

和大多数的男孩子不同，季风和继母处得很好。因为他的母亲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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